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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契诃夫戏剧创作中的现代性
陈剑津

（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  100710）

[摘　要]契诃夫在小说写作方面的成就，在俄国文学的历史上是绝对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

忽视的。在戏剧创作方面，契诃夫也有着超越当时时代的创作理念与创作风格。他的创作准确的把握着当时俄国的各阶层民众

在社会交替变革之时的复杂心理，并通过笔下人物的塑造和环境的营造表现出自己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性。我们将以契诃夫几部

作品为例，分析契诃夫作品中体现出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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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从人物的视角看契诃夫作品中的现代性

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塑造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尤为重

要，这正是契诃夫创作中有着鲜明个人风格和特色的部分。

契诃夫对于十九世纪末的俄国社会状况有着深刻的洞悉

和精准的认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总是能准确的把握

到时代脉搏，刻画出时代大潮下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这些

人物不同于传统戏剧创作中戏剧性很强、很具有典型性的人

物设计。相反，契诃夫笔下的诸多人物，是真真切切如同当

时社会上存在的各阶层的人民的，没有什么超越了现实中普

罗大众的典型特性。可以说“‘小人物’是契诃夫创作中的

主要人物；‘小人物’的命运和美的主题是契诃夫的基本主

题。”而“契诃夫全部美学的独到特色，也就在于他能够在

平凡的人们身上找到潜在的美，找到当时俄罗斯生活中平凡

的、‘不为人注意的’、日常事物的美。”1这种人物形象的

塑造相比于当时主流的戏剧创作是开创性的。

在《万尼亚舅舅》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人物形象

设计上的特殊性。《万尼亚舅舅》所讲的就是万尼亚为了奉

养自己拜为偶像的姐夫谢列布利亚科夫教授而牺牲了一生，

到头来遭受巨大的失望而觉醒，最终在迷茫里回归痛苦的过

去。这个万尼亚，就是一个“小人物”的形象。万尼亚并非

平民，相反，作为枢密官的儿子，又在乡下经营着庄园，万

尼亚事实上是俄国的贵族。但是这样一个精明能干，勤劳节

俭的人，却最终是庸庸碌碌。这是因为万尼亚已经完全的将

自己的一切都交由了自己的偶像——亡姐的丈夫，大学教授

谢列布利亚科夫。万尼亚和自己的侄女苏尼亚二人在乡下的

庄园里干了一辈子，自己节衣缩食，将一切产出都献祭式的

供奉给了教授。教授退休回到庄园，万尼亚才发觉这个教授

不过是个酸腐的学究，他一切的著书立说亦不过是空话。这

对于万尼亚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万尼亚这个形象本身是

很完满的，精明强干且勤劳朴素，但是对于教授那种虔诚的

盲信使得他完全看不到自身的意义，而是将远在城里的教授

的一切当做了自己的人生。他将教授的追求和抱负当作自己

的人生目标，一切以资助教授为先，一切教授的学说也为他

所尊崇。这样的信念反而使得他矮化为了一个卑微的“小人

物”。万尼亚其实已经在旧的世界中觉醒了，认识到了过去

自己的荒谬和愚昧。

伏伊尼茨基  “我受了多大的骗啊!这个教授，我从前可

真拿他当成我的偶像啊。我为了他，牛马一般地工作过!苏尼

亚和我.我们在这片产业上.尽了一切能力挤出钱来……我们

省吃俭用，一分一厘地积蓄起来，凑成整千整万的卢布送给

他。我把他和他的学问引为自己的骄傲……可是现在呢，现

在他退休了，他的著作没有一行会流传后世，他无声无息，

是一个十足的废物……我明白我是受骗了，叫他骗得多可怜

啊!”2

然而时代大环境终究将他限制在了庄园里，他意图通过

了结一切来脱离枷锁，但是被苏尼亚劝服。可是最终他在了

结一切不成之后选择了回归过去的庸碌与盲目，将自己重新

麻痹，沉浸在旧的习惯里。可以说，万尼亚这个形象，在当

时变革中的俄国社会是真实存在的。旧地主贵族在时代大潮

中或许认识到了变革，但是仍然不能脱离于时代的桎梏，找

不到真正的方向，只能重将希望寄予一个完全虚幻的追求。

而同样的，无论是教授谢列布利亚科夫还是医生阿斯

特罗夫，本身都是极有社会地位的人，然而在契诃夫笔下，

这位被人奉作偶像的饱学之士，也不过是一个乖戾任性、毫

无建树的老学究；而这位医生有着高尚且浪漫的情怀，植树

护林这样的理想可以说是超越了当时时代。教授的后妻叶琳

娜·安德列叶夫娜评价他：

“叶琳娜 问题还不在树木，也不在医学……亲爱的孩

子，得明白，这是才能！你知道才能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勇

敢、开阔的思想、远大的眼光……他种下一棵树，就已经

看见了千百年后的结果，已经憧憬到人类的幸福。这种人

是少有的，要爱就要爱这种人……他爱喝那么一口酒，有时

候也不免有那么点儿粗野，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在俄国，

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能没有缺点的。你想一想，那大夫过的

是怎样一种生活吧！路上深深的泥泞，严霜，风雪，遥远的

路途，到处都是些粗野的不开化的人，到处都是贫困和疾

病——在这种环城里一天又一天地工作、挣扎，到了四十岁

的年龄，还想他保持完全的消醒，没有一点缺陷，那是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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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3

但是医生当下的生活却并不顺遂，无法追求自己所爱的

教授的后妻，也辜负了深爱自己的苏尼亚。他酗酒，偶尔还

举止粗野无端，其实也就是在时代环境下每个人无所适从的

困苦与焦灼。

万尼亚和阿斯特罗夫医生，都可以说是契诃夫笔下已

经进步了的，改变了的人。从能力的角度上来看，万尼亚和

《樱桃园》中的陆伯兴是类似的，但是万尼亚是旧地主贵

族，他终究是受困于他阶级上的局限，受困于对某个虚幻的

偶像的崇信，他没能真正的改变。而陆伯兴是不同的，陆伯

兴是平民，是天生的小人物，他对于旧地主贵族坚守流连的

一切都是毫无兴趣的，他的实干是有目的性的，并不是为什

么崇高的想法，而是为了自身。陆伯兴或许是缺少了一些精

神上的追求，但是对于他所代表的，平民中发迹起来的新兴

资产阶级来说，积累资本发展自身才是最重要的。阿斯特罗

夫那样的遗泽百年的高尚追求，他们并不理解，也没有兴趣

了解。

无论是万尼亚这样的人物，还是陆伯兴这样的人物，尽

管都脱胎于契诃夫对于十九世纪末期俄国社会变革下不同阶

层国民的反映，但是此时的社会已经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雏

形，而人物的形象所表达的，也正是步入现代以后的社会大

众普遍的焦虑与忧患。通过对当时社会的描摹，甚至是对旧

地主阶层的剖析，契诃夫成功的表达了自己对超越本时代的

社会变革的前瞻。

二、从人物间的关系看契诃夫的现代性

而契诃夫在人物的创作上，人物之间的关系也能体现出

其现代性。

在传统的戏剧创作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是戏剧冲

突的主题，在人物的设计也倾向于非黑即白，对比鲜明的形

象。但是契诃夫认为，“人的全部意义，他的全部悲剧是在

于内心，而不在外部表现。”4故而在创作的时候，契诃夫

跳出了传统的戏剧框架，他开始将主要的戏剧冲突由人与人

之间的冲突，转移到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这一改变是正

好适合他的创作主旨的，既展现的“乃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

惑”。这种突破性的设计在《万尼亚舅舅》中，体现为了庄

园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同俄国变革之下的社会环境在进行着

或激烈或无声的冲突。万尼亚在认清了教授的面目以后，本

是已经觉醒了自我的。这代表着旧地主贵族阶级的开明者在

时代大潮下的自我救赎。但是庄园这样的腐朽落后、一成不

变的环境困住了他，使得他在觉醒后彻底的失去了方向，走

上了自毁的道路。而当自毁的行为被苏尼亚劝阻后，陷入新

的迷茫的万尼亚重新回到了旧的盲目之中，重新侍奉教授，

重新又膜拜这个虚幻的偶像。这其实就是契诃夫对与旧地主

贵族阶级在历史大潮下，在社会变革中意图改变，却失去方

向又回到老路上的悲观展望，是旧的力量在革新之下的焦灼

与悲哀。

在独幕剧《蠢货》中也是如此。《蠢货》写的是守寡

的女庄园主波波娃把自己封闭在家中为丈夫戴孝，却被上门

要债的斯米尔诺夫打搅。二人言语不投机，以至于二人要决

斗。没想到这反倒打动了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向这位波

波娃夫人示爱，结果二人真的情投意合。这其中，波波娃和

斯米尔诺夫的争执，确实是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简单

的讲起看作是二人的冲突，未免显得滑稽。因为二人其实是

受困于旧的社会环境。斯米尔诺夫脾气暴烈又冲动浪漫，他

固执于一个退伍军人和乡下地主的贵族骄傲，却受制于家中

亏空几乎破产的现状，不得以登门要债。而波波娃一边也是

端着庄园主的架子，一边还要摆出贵族夫人的端庄骄傲。而

仆人路卡极力劝说她再嫁的环境，也和她守寡的意愿产生了

冲突。通过二人的形象，契科夫既揭露也讽刺了旧地主贵族

阶级的愚蠢骄傲和僵化，然而二人最终情投意合，似乎又是

看到了救赎的希望。

三、结构和语言风格中体现出的现代性

契诃夫自己说过：“按照人们的要求来说，戏剧应该有

男男女女的英雄和舞

台效果，可是话得说回来，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

每刻都在开枪了结一切，悬梁自尽，谈情说爱，他们也不是

每时每刻都在说聪明话，他们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勾女

人、说蠢话，必须把这些表现在舞台上才对，必须写出这样

的剧本来！在那里，人们走来走去，吃饭、谈天气、打牌—

这倒不是作家需要这样写，而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本来就是

这样的。”5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语言的运用也确实同传统的

戏剧相去甚远。传统的戏剧对话结构紧凑，彼此之间逻辑相

关，上下文间紧密联系。然而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虽然有内

在的逻辑贯通，但是接连的上下文往往并非衔接的，常常是

众人各说几句闲话，或者一会儿又有某个人独自发表一大段

感想。这一点，《万尼亚舅舅》的第二幕，当众人大半夜聚

在教授身边的时候，这种自言自语一般，前言不搭后语的对

话体现的明显。这其中体现的正是契诃夫将戏剧生活化的创

作风格，他笔下的台词并不直接表达他的意图，而是通过配

合营造人物和环境之间的冲突，表达自己对于俄国当时的社

会大潮下盲目而困顿的新旧势力的思考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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